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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需要和谐合作，
不是非此即彼
□叶小文

有学者撰文《中国需要的是
世俗道德，不是宗教》(载1月3日

《环球时报》)说，鉴于西方的文艺
复兴“摆脱宗教的束缚，包括宗教
道德及律令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
束缚。那为何现在又要将西方的
宗教枷锁以先进文明的名义送给
中国人，要中国人乖乖套上”，主
张“重拾对传统的自信，重新认识
传统文化的价值，在此基础上，用
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方式发展
适合现代中国的道德价值体系”。

这些论断和主张，自有其理。
但如何具体“去粗取精、去伪存
真”，如何避免拾人牙慧、上人圈
套，还要推敲。总不至因此就要把
宗教作为世俗道德的对立面或

“西方的宗教枷锁”加以贬斥，甚
至作为欲去之“粗”之“伪”、欲防
之祸水，来一个痛快的非此即彼、
扬此抑彼。

中国需要的是和谐合作，不
是非此即彼。

的确，传统文化、传统道德很
要紧。文化是民族的根。一个民族
的崛起或复兴，常常以民族文化
的复兴和民族精神的崛起为先
导。一个民族的衰落或覆灭，则往
往以民族文化的颓废和民族精神
的萎靡为先兆。精神是民族的魂。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要在现代
化的艰难进程中实现，现代化则
要靠民族精神的坚实支撑和强力
推动。传统是民族的本。时代精神
强调时代的理性认同，而民族精
神却立足于民族的情感认同。民
族认同不是逻辑推理或理性构造
的结果，而是民族传统中长期的
历史和文化积淀的产物。但毕竟，
传统文化、传统道德过去没有、现
在也不能把我们带进现代化。现
代化呼唤时代精神，民族复兴呼
唤民族精神。时代精神要在全民
族中张扬，民族精神就要从传统
文化的深厚积淀中重铸。这种重
铸，应该突出主导、主流，也要强
调和谐、合作。应该“和而不同”，
避免“同则不继”。应该“去粗取
精、去伪存真”，但孰去孰留不能
简单化，现实往往是“江南三月，
杂花树生”，只能不断在“多元一
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在“各美
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中交流、
交锋。并非谁最美，谁就居于“至

善至美”之不二法门；谁最“精”，
其他就皆在“去粗”之列；谁要存，
就必争夺主位排斥异端；谁有影
响，就不断膨胀甚至走向极端。我
们既要有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
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
新，也要有对外国文化包括宗教
文化的包容和借鉴，博采众长，食
而能化，化而能食，搞不得非此即
彼、扬此抑彼。

的确，文艺复兴很伟大。文艺
复兴发起的思想解放运动，剑指

“以神为本”和“以君为本”，倡导
“以人为本”，把“人”从“神”的束
缚中解放出来，使欧洲摆脱了腐
朽的封建宗教束缚，也就是把生
产力从封建社会的束缚中解放出
来。但文艺复兴之后兴起的西方
近代人本主义，过多强调作为个
体的自由、权利与本能欲望，虽催
生了迅猛发展的经济，也造就了
快速膨胀的个人，进而带来了人
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关系的
全面紧张乃至一系列人类危机。
面对文艺复兴后崛起的“膨胀的
人”，就像恩格斯所说的“一架发
疯的钢琴”，“神”管不住，世俗道
德管不住，“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
精神”也管不住。今天，人类文明
的交汇已走到量变到质变的临界
点，人类危机呼唤人本主义在否
定之否定意义上的继承和发扬。
这就需要一个更广阔、持续的在

“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炼、融合，
在“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合作
中交流、交锋的过程，搞不得非此
即彼、扬此抑彼。

的确，我们应该“重拾对传统
的自信”。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
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
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
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
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伦理秩
序和文化传统。费正清认为这种

“制度和文化的持续性，曾经产生
了体现为气势澎湃和坚守既定方
针的惯性”。韦伯把中国形容为

“家族结构式的国家”，把儒学列
为“清醒的宗教”，把中华民族称
为“未醉的民族”，认为中国宗教

“就其意义而言是面向今世的”。
梁漱溟则认为中国“以宗法组织
社会，以伦理代替宗教”。在这种
强大的惯性中，中国传统文化以

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
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
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
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外来宗
教也只有尊重和适应这种特征，
才能在中国立足，与“天朝上国”
一起分享“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古
老荣光。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这
个正走向伟大复兴、屹立于世界
民族之林的中华民族，就更要有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怀，更
善于在“多元一体”的包容中熔
炼、融合，在“各美其美，美美与
共”的合作中交流、交锋，搞不得
非此即彼、扬此抑彼。

中国也不可能靠宗教解决问
题，但说起宗教，不能不如列宁所
说的那样，“要采取特别慎重、十
分严谨和周密考虑的态度”。宗教
问题具有长期性、复杂性和群众
性。我们要看到，宗教存在的自然
根源、社会根源、认识根源远远没
有消除，宗教问题将长期存在。宗
教问题常常与经济、政治、文化、
社会等问题相互交织，甚至成为
西方敌对势力渗透、破坏的突破
口，是极其复杂的。我国有上亿信
教群众，他们是建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积极力量，是我们党重
要的群众基础。在这“三性”中，
群众性是核心。既然是群众，就
不能把信仰上的差异等同于政
治上的对立，更不能把他们当成
异己力量，就要坚持尊重人、团
结人、引导人、服务人，把广大
信教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充分
发挥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积
极作用，就要推动各宗教对教规
教义作出符合时代发展进步要求
的阐释，用积极健康的内容正确
引导信教群众，使他们自觉坚定
政治立场、增强法律意识、规范社
会行为。

为此，建议少讲“中国需要的
是世俗道德，不是宗教”这种听起
来过瘾、其实似是而非的话。

当今中国的主流、主导，是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但并非
因此就要在“要世俗道德还是要
宗教”中去作选择。

中国需要和谐合作，不是非
此即彼。

(本文作者为中央社会主义学
院第一副院长)

【社会话题】

命运这东西，果然充满不确定性。
比如我，在小得不能再小——— 小得连名字都没

有也不配有的小山村长大的我，如今最常去的地方
却是中国大得不能再大的大上海，年年去，而且是在
最好的深秋时节去，不是去某所极够档次的大学演
讲，就是出席其乐融融的《外国文艺》编委会，或者二
者兼而有之。今年亦然。

深秋时节的上海的确宜居、宜游、宜去，不燥不
湿，不冷不热，矮株牵牛花仍在忘我地编织五彩图案，
硕大的悬铃木叶片则开始沉思何时飘零——— 痴迷与
冷静，执著与洒脱，醉与醒，仿佛在向世人暗示什么，
尤其在向我暗示什么，但我当然不理解也不理会。

那天预定下午2：00在上海交大闵行校区演讲，而

我从太湖经苏州赶回上海市中心一家酒店时，已经
12：40。约定12：50来接的交大的车提前等在门前，而
我还没有吃午饭。须知，演讲这东西也是个体力活
儿。按以往经验，加上“互动”、签名等等，没有两个半
小时以至三个小时是下不来的。早上时间紧没吃好，
肚子已经瘪了半边。届时若饿得老眼昏花、思维短
路，在大庭广众之下来个语无伦次，半世英名休矣！

放下行李，赶紧跑去隔壁一家小便利店抓了一
块奶油面包和一罐咖啡。不巧正是午餐时间，收款机
前排队排了十几个人，移动速度很慢。于是我向队前
一位外企职员模样的年轻男士说自己有急事能不能
加个塞儿，对方平静地回答他也急。于是我转而求他
身后一位衣着长相无论怎么看都颇有品位的女孩，
不料女孩似乎没看见也没听见，兀自冷冷地目视前
方，仿佛正在眺望远方海面一艘即将沉没的油轮。我
能说什么呢？只好灰溜溜地返回队尾。手中托盘一
抖，面包滑落在地。我赶紧拾起，又另抓一块，并排放
在托盘上……

连遭拒绝，绝无可能为之欢欣鼓舞。气恼、费解。
一个人加塞儿，顶多耽误一分钟时间，一分钟都等不
得吗？再说，非我自吹，无论怎么看我都应该不像是
存心占这点儿小便宜的形象猥琐之人。为这场演讲
特意从衣柜深处拎出穿在身上的略带臭球儿味的藏
青色西装，如门外晴空一般蔚蓝的纯棉免熨衬衫。一
会儿扎上领带，去瑞典国王面前领诺贝尔文学奖都
无需重新包装。然而我被拒绝了，活活被两个自己带
的研究生那般年龄的年轻男士和女孩拒绝了。小小
的加塞儿要求未被受理。没有妥协，没有折衷，没有
中间地带，OFF，“咔嚓”。

所幸，正在研究“阿Q在日本”的我很快想通了。
你以为你是谁？你不就是侥幸进城的乡巴佬吗？以为
自己翻译了几本小书、写了几篇“报屁股”文章就该
人人都向你脱帽致敬吗？何况，说不定人家的急事比
你的更急——— 银行自动取款电脑系统或许正等抢
修，外企劳资谈判大概箭在弦上，南极科学考察船有
可能即将起航……

天佑神助，80分钟后我准时出现在演讲会场。
一进门就响起掌声，无人拒绝，一张张真诚的笑
脸，一双双热切的眼睛。也许多少仍受80分钟之前
的内省意识和谦卑心情的影响，作为开场白，我这样
说道：“诸位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来自青岛，来自
青岛那座尽管自命不凡却连省会城市也不是的地方
小城。可是，即使在那座地方小城，这么一大把年纪
的我也没混得个一官半职，至今仍在教研室副主任
兼党支部副书记手下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当一名平头
教员。风雨如晦，我每每痛感自己此前人生途中失去
的东西是多么惨重。就在这样的时候，忽一下子飞到
大上海，并且在上海交通大学这所足以同复旦分庭
抗礼的真正响当当的‘985’高等学府这么堂而皇之的
地方讲点什么、忽悠点什么，作为我，当然感到分外
激动、分外幸福。因此，我要感谢给我这样一个宝贵
机会的……”听众席上数次响起笑声，响起掌声，响
起笑声加掌声。借用那位外国作家的话，正可谓“冰
山消融，海盗称臣，美人鱼歌唱”。而这和在便利店连
遭拒绝的场景之间，仅仅隔了80分钟——— 80分钟便将
这同一个我置身于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

翌日飞回青岛。行前应上海作家孔明珠女士
之邀，同法国文学翻译家周克希先生和钢琴家宋
思衡君相见。席间我提起被拒绝一事，主人说那两
人肯定不是上海人。我说那可是发生在上海哟！

“交大的掌声不也发生在上海吗？”
两个上海，两个我，或许，这也才成其为上海，

成其为我。
(本文作者为著名翻译家、中国海洋大学教授)

【窥海斋】

“阿Q”在上海
□林少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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